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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六祖史诗》

和《支格阿龙》等是“60后”彝族诗人文化寻

根的源头，并在其创作中有所体现，例如神

人形象“雪子十二支”及祖先英雄“六祖分

支”。当代彝族诗坛中的“60后”代表性诗

人，如吉狄马加、阿兹乌火、阿库乌雾、时长

日黑、巴莫曲布嫫、禄琴、阿苏越尔等，他

们的诗歌创作深受20世纪 80年代寻根文

化思潮影响，注重挖掘民族地区悠远的历史

文化，呈现地方性诗意景观。当溯源“60

后”彝族诗人创作的文化源流时，可发现“非

遗”是构成其诗歌文化结构的重要元素，从

“创世史诗”“英雄祖先”到“精神原乡”，是非

遗文化在“60后”诗人诗歌中的内在性逻辑

生成。

彝族神话中的英雄支格阿龙，根据《彝

族源流》和《西南彝志》记载，是上古先民部

落古滇国的部落君长，后被神化为龙鹰之

子，成为彝族的神话祖先，进而延伸出彝族

的鹰图腾。支格阿龙是龙鹰之子的神话传

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彝族创

世神话中的反映，如果要说为何龙图腾的影

响力在彝地比较弱，那是因为父系社会取代

母系社会的缘故——据记载，支格阿龙的母

亲属于崇拜龙的部落。彝族英雄史诗是在

勇士歌和英雄短歌的基础上不断加工形成

的，如《铜鼓王》《俄索折怒王》《支嘎阿鲁王》

《阿鲁举热》《戈阿楼》等。“六祖分支”是滇、

川、黔、桂各地彝族史诗共同取材的史事，如

《尼祖谱系》《彝族氏族部落史》《彝族创世

志·谱牒志》等。

“60后”彝族诗人将彝族创世史诗内化

为其诗歌的内在精神结构，例如阿苏越尔的

诗歌，采用对话和独语的诗体形式表现创世

史诗，在诗歌世界复活历史记忆。彝地在他

笔下被塑造为“梦幻星辰”的诗意空间，其诗

歌沿袭了“雪子十二支”的神话传说，充盈着

“雪”的意象。诗人个体的“我”、族群的“我

们”以及“祖先魂灵”相重叠，三者在诗歌世

界中展开对话，如《满山的雪》《雪的自述》

《春天的雪》《听一位老人谈雪》《俄洛则俄雪

山》《雪线》《无怨的雪》《雪人》《雪花》《第二

号雪》《雪祭》和《最后的雪》等诗。再如，巴

莫曲布嫫诗歌《图案的原始》（组诗）由“日

纹”“武士上的鸡冠纹”“蕨子纹”“水纹”和

“羽纹”几部分组成，诗歌追忆缅怀祖先，表

现了彝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的坚韧性，“那

风痕累累的根/是老去的时间/那风华正茂的

叶/是生命的又一个诞辰/历史与未来/在这

里交织回响/在贝多芬交响乐的/悲壮中/剥

落下/死亡的枯皮/绽开出/生命的新芽//我

的民族/就是你伟岸的/铜雕/”（《邛海边上的

黄桷树》）。又如阿库乌雾的诗歌《火种》是

对彝族典籍《火的起源》的文学想象，通过婴

儿、母亲、战争、十月收割、生铁、白石、火种、

雪葬地等意象，描绘了族群的历史起源和发

展历程，表达了对族群振兴的期望。“60后”

彝族诗人在寻根文化思潮中，聚焦“我是谁”

的追问，并在创世史诗中为自己确定了生命

的起源。

创世史诗不仅为“60后”彝族诗人的创

作建构了天地人相连通的生命观，还催生了

其自豪的族群文化情结，具体表现为“召唤

先祖”的诗歌主题。如吉狄马加的诗歌《反

差》：“我看见另一个我/穿过夜色和时间的

头顶/吮吸苦荞的阴凉/我看见我的手不在

这里/它在大地黑色的深处/高举着骨质的

花 朵/让 仪 式 中 的 部 族/召 唤 先 祖 们 的 灵

魂”。《火焰和词语》怀想祖先：“我像我的祖

先那样/重复着一个古老的仪式/是火焰照

亮了所有的生命……我舌尖上的词语与火

焰/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族的根

部”。《一支迁移的部落》中那个站在山岗上

的孩子，手拿被剪断的脐带，忧伤地怀想先

祖。创世史诗中的祖先意象，弥漫在吉狄马

加的诗歌世界中，凝聚起彝人身份的历史意

识。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亦是如此，如《雪

史》书写先祖的睿智，《洪荒》对先祖骏马扬

蹄的诗意想象，《巫光》缅怀先祖的神迹“昭

示生命的内蕴”，《神弓》书写对神和神弓所

在的自由世界的向往。阿库乌雾诗歌创作

中的文化意识，因为根植于族群的历史命运

而深广厚重。

“召唤先祖”主题诗歌写作中的祖先，既

是个体又是群体，是由彝族创世史诗而来的

英雄祖先记忆。诗人阿兹乌火的长篇组诗

《彝王》将英雄祖先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彝

王”形象，诗歌这样赞颂彝族祖先的蓬勃生

命力：“走出来 英雄的彝王/从神话中灿烂放

光地走出来/在地老天荒的年代/你是伏羲手

中捧过的一轮太阳/一轮沧桑几亿年的中国

太阳”，“你的肉体的一半/是一片辽阔的天

空/另一半 却变成/被雕塑了的大森林”。诗

作表现出热烈的先祖情结：“你是彝人的彝

王 真理的彝王/是胜利者的彝王 是骏马与

女人的彝王/历史一旦为你打开天窗 你的光

芒/亮了一方沃土 亮了春风不老的彝山”，

“彝王呵 永垂不朽的星座/千古不变的诗

魂”。诗人高呼：“我们总是听见你的光芒/在

空中跳动 一个民族对你的仰望/不过是想悄

悄对你表白”，“你当年种下的每一棵树 到

如今/长出了三千年的叶子/而我们 就是你

大树上的一片新叶”。从祖先颂到族群颂，

是阿兹乌火的书写策略：“你的灵魂依然卧

成一脉高山 一抔厚土/后人无法攀越 因为/

你用悟性和智慧/支撑起一座大山/修补天宇

的误笔/一个火的民族/一个充满人性与光明

的民族/如山一般站立起来”。诗人遥想历史

中的阿普笃慕时代，描写了田野里打闹嬉笑

的人们，在山花烂漫的家园里谈情说爱的动

物们，以及在和谐宁静的天宇下，人与自然

悄悄对话等场面。彝族的祖先崇拜、英雄崇

拜在阿兹乌火笔下得到集中体现，诗人希望

以悲壮的颂歌，重构返回原乡的精神谱系。

其他“60后”彝族作家也在以不同方式

书写祖先记忆。阿洛可斯夫基在散文诗《祖

先》中高亢呼唤，“祖先啊，我们生命的根源”

“祖先啊，祖先，如今你们的子孙们，在南方

温暖的黑土地上，快乐的劳作”，在系列组诗

中深情倾诉对祖先的思念（如《遗物》）和对

祖先后代的爱（如《永恒》《山那边》等）。再

如吉狄兆林的诗歌《诺苏》《羊皮口袋》和《一

个名词：彝子》等，祖先情结已经内化为一个

族群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60后”诗人的祖先颂，是文

化自觉和生命自觉的体现。创世史诗一方

面形塑了彝人的生命哲学观念，另一方面嬗

变为祖先记忆的组成部分，与英雄祖先的记

忆重叠。“60后”彝族诗人对于创世史诗与英

雄祖先记忆的诗歌书写，是彝人“对族群共

同体的追寻，对族群文化标志的确认”，在长

期历史进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图式。

历史是过去也是此时，是一条流动的河

流。图腾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当代“60

后”彝族诗人创作中的非遗历史文化，除直

接的书写外，还体现为族群图腾的诗歌意

象。诗歌对远古族群文化的追忆以图腾为

载体，以图腾描写为途径展开历史叙述，并

与现实展开对话。

图腾代表了一种血缘共同体，也代表了

一种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是上古原始

社会形态在现实社会的投射。图腾在大小各

异的空间和地方形成了层次不同的文化体

系，凝聚成结构格局大小不一的文化共同

体。作为诗歌意象，图腾具象化表达了对祖

先的敬仰，是祖先招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如

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将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

华裔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族群图腾是每一个地方族群的祖先精

灵，例如彝族的鹰图腾、虎图腾。彝族有传

统节日“虎节”，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八“接虎

祖”开始，直到正月十五“送虎祖”仪式时结

束。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古夷（尼）

人分化成数不清的支系，除鹰、虎、竹等主要

图腾外，还有不同支系部落的梨树、山水、葫

芦、马缨花、松树、黄牛、猴、獐、龙、蛇、鸟等

图腾。这也说明中国族群在分分合合中，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

鹰是彝族的主要图腾，寓意自由和生命

力的强劲。吉狄马加诗歌《鹰爪杯》是对鹰

图腾的赞颂。阿洛可斯夫基诗作《自画像》

以鹰为自我画像，表达对自由的向往。莎玛

雪茵的《雄鹰飞走了》以雄鹰的自由飞翔来

对比个体生命的惨淡。虎是彝族的另一重

要图腾，象征彝族祖先对强者的向往和期

待，如阿索拉毅的《诡异的虎词》。其他诗人

诗作如李毕的《鹰的传人》等，也共同描写了

彝人的图腾文化。由此可见，“60后”诗人关

于图腾文化的书写，既是对文化诗意空间的

建构，也是对精神原乡的建构。

“60后”彝族诗人不仅通过描写鹰、虎等

具体意象，来建立与悠远历史的连接，而且

还具有泛文化化的特点，赋予彝地的天地万

物、一草一木以文化意义，以此建构远古历

史与当下社会的连接。例如巴莫曲布嫫诗

歌《图案的原始》组诗中的“蕨子纹”，引用古

彝书《作斋经》“祭仪序层层，祖嗣如绵羊，妣

裔如蕨子，祖裔大昌旺，同祖共一斋”作为引

子，也因此让自然风物浸染了非遗文化。再

如吉狄马加诗歌《苦荞麦》中的荞麦意象被

赋予灵性，连接今天与昨天，“荞麦啊，你充

满了灵性/你是我们命运中注定的方向/你是

古老的语言/你的倦意是徐徐来临的梦想/只

有通过你的祈祷/我们才能把祝愿之辞/送到

神灵和先辈的身边”。在“60后”诗人的创作

中，自然风物和日常器物被文化化、符号化，

如荞麦花、黑土地、瓦板房、火塘、百褶裙和

羊皮口袋等，同时还被神圣化，被赋予了净

化人心的救赎力量，与创世史诗、英雄祖先

一起建构起彝人的精神原乡。

彝族诗人诗歌世界中的精神原乡，既是

彼岸的历史追忆，也是此岸的当下现实。黑

格尔曾言：“思想所穷探其深度的世界是个

超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就被看做一种

彼岸，一种和直接意识和现前感觉相对立的

世界；正是由于思考认识是自由的，它才能

由‘此岸’，即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解脱出

来。但是心灵在前进途程中所造成的它自

己和‘此岸’的分裂，是有办法弥补的；心灵

从它本身产生出美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

是第一个弥补分裂的媒介，使纯然外在的、

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

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

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60

后”彝族诗人的非遗书写，将现实时空（此岸

世界）和想象时空（彼岸世界）调和为一个整

体，在弥合心灵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悠远的历史性。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西

南民族大学四川省高等院校‘双一流’贡嘎计

划专项资助”“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四川族群

文学研究”（项目编号：GGZY005）中期成果］

史诗记忆史诗记忆 英雄崇拜英雄崇拜 精神原乡精神原乡
——““6060后后””彝族诗人诗作中的彝族诗人诗作中的““非遗非遗””呈现呈现

□□彭彭 超超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
非
遗
非
遗
﹄（﹄（
之
九
之
九
））

纳西族作家、学者白庚胜

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题材广

泛，涉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等多种文体。几十年来，我追

踪并零星阅读过他的一些诗

篇，近期集中精力阅读其诗集

《玉壁金川》，比较系统全面地

感知到了他的诗路花语，感怀

“欸乃一声山水绿”，眼前一亮，

看到了诗情画意。

在诗集第一辑“浪迹山

海”里，31首作品烘托出诗人

寄情山水的丰富感悟。“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诗人

的基本功，白庚胜做到了。他

一路走来，一路行吟，在无穷

山水间留下了一首首扣人心

弦的诗歌。如《因为我是大

海》写道：“因为我是大海，/我

便是生命出发与归宿、创造与

毁灭的结晶。/我洪波涌起，/

吞吐日月，/从来都笑傲江湖、

激 浊 扬 清 。/我 一 任 波 澜 壮

阔、万水归宗。/我湛蓝而又

幽深，/无人能测知我的气度、

深沉。/我不鄙视风花雪月，/

却喜欢电光千道、雷霆万钧。”

我看到诗人振臂高呼，用激扬

的文字、优美的旋律，对波澜

壮阔的大海作出书写，表达了

对自然和大海的爱，雄浑豪放，

寓情于景，展现出很强的艺术

感染力。《脊梁》《理塘歌吟》《太

行山咏吟》《冬日的武功》《金

川行》《根河之歌》《黔贵问答》

《夜宿腊子口》《西昌的日》等诗歌，触景生情、以景咏志、情

景交融，同样精彩迭出。诗人倾情放歌新时代，是对自然的

礼赞，更是文化与历史的深思。

乡土情结是每个诗人最重视的情感表达。白庚胜在

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赴京求学，留在首都工作至今，40多

年离乡背井，自然弥漫着不绝于缕的乡愁。在第二辑“难

忘乡土”中，他那浓烈的乡村情结，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跃

然眼前。与鲁迅笔下贫穷落后的故乡不同，诗人心中的故

乡是美好的，充满活力、魅力无穷。《玉龙山宣言》直抒胸

臆：“我的名字叫玉龙山，/我来自洪古，/但刚届韶华之

年；/我远离南亚次大陆，/但印度洋的暖流总在头项缠

绵。/我没见过陆海沉浮，/却挂满螺贝珊瑚为项链；/我作

天地之合，/引日月北斗歇息于纳西妇女的披肩。/我是时

间老人，/总用烟锅把千万载的苦难焚燃。/我是不灭的希

望，/让每天的太阳都亮丽、鲜艳。/我是精神的坐标，/只

盼桑梓永享白云与蓝天。/我是永恒的丰碑，/只铭刻盖世

的功业、不朽的奉献……”

家乡是一座山的牵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住惯大山的人不嫌山高。诗人用第一人称拟人拟物，情中

有景，诗情奔腾，以雄壮磅礴的气势和激昂慷慨的语言，泥

土气息中夹杂着明快畅意，真切而深沉地赞美故乡的玉龙

雪山，生动地表现了纳西儿子对玉龙山的赤诚之爱。诗歌

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引发了多少纳西儿女的强烈共鸣，自

豪感油然而生。《纳西族》《致敬，纳西美》《母系与父系》《我

的文海》《虎跳峡》《白水台记忆》《歌唱泸沽湖》《故乡》《乡

思》《心中的故乡》《玉泉梦想》等诗歌，从祖先智慧中寻找答

案，浓缩时间与地域，讴歌滇川纳西人聚居的乡土，不仅是

一个离家游子对故土的礼赞，更是一种浸入骨髓的乡思，从

灵魂深处散发出的乡愁，回荡于故土的山水间。诗人心中

的乡愁是温暖而明亮的，他的诗歌让人们回到家园，找到灵

魂的安放之处。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美是社会的基石。在

第三辑“至爱私语”里，一首饱含深情的《致爱妻》，写出了一

个相濡以沫的不凡妻子形象，让读者感知到爱的奉献和力

量。《出嫁——女儿出嫁感怀》分明是如山父爱、殷殷叮嘱，

让人看到一个父亲在不舍和放手间的内心矛盾。当然也有

无疆大爱：在《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放歌祖国》《太阳赞

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建党百年咏》《少数

民族》等诗篇中，诗人铿锵有力地歌唱繁荣昌盛的祖国，这

是一种发自内心、畅快淋漓的剖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

鸣。家国情怀这根红线，贯穿了诗人的诗心。

白庚胜的诗如春风拂面。在“闲情逸趣”和“空谷幽兰”

两辑里，我读到了《相遇嘉石木》的石缘，行走周陵、乾陵的

感叹，以及《秋》《蝉》《银杏》等季节之变和自然物语。信手

拈来的草木即可成诗，看似无意义的事物被赋予意义，他的

诗歌里跳跃着生活的脉搏，体现了对生命的叩问和独特体

验，颇有独创性的特质，诗歌艺术由此得以升华。

雪莱认为诗歌是想象的表现，想象则是对世间万物的

综合把握，这也是诗歌创作的法宝。诗人早年写下的《蓝天

畅想曲》这首诗，尽显其丰沛的想象力。类似这样构思精

巧、意象新颖、韵律和谐、风格明丽的诗还很多，都能引起读

者共鸣。

仿佛无爱情不成诗人，在《小夜曲》中，诗人写道：“在这

样的夜晚，/星和云神秘地相会；/黛色的天吻着远远的山，/

近的流泉琤琤作鸣。/轻轻的风摇醉了羞涩的云，/月轮里，

我们正紧紧相依。/那心灵的音韵啊，/仿佛是云层中流下

的光华，/默无声息，但充满了温柔和欢悦……”

“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歌的含蓄、浪漫尽在其中，遣

词、造境、隐喻、直白，也都在诗里，若隐若现的哲思，让人品

读到“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境。

诗人自谦诗集“未有‘得意忘筌’之句，更鲜‘羚羊挂角’

之奇，更无力造‘灯火阑珊’‘空谷传响’之意境，羞列二十四

诗品之流”，但我能肯定的是，他的诗激情奔放、纵横驰骋、

境界开阔、日臻成熟，是新时代诗坛的一朵洁白浪花。

（作者系云南评论家）

对于久居南国的我，地处北疆的内蒙古

大草原总是给我一种遥远边地的美好想象。

有关草原的印象，来自早期阅读玛拉沁夫的

《茫茫的草原》。在这部著作中，我深切感受

到了草原儿女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波澜壮

阔的革命斗争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如今读

到蒙古族作家韩伟林的长篇小说《阿尔善

河》，他承接了玛拉沁夫等老一辈草原作家的

传统，将草原叙事从革命、建设带入到新时

代，书写了内蒙古草原从20世纪40年代到

当下长达70年的历史变迁。《阿尔善河》首发

《民族文学》2023年第4期，作者在题为《草

原上的“山乡巨变”》的创作谈中写道：“小说

就是从这片草原即将迎来解放开始了。”

《阿尔善河》以阿尔善草原为缩影，通过

三个普通牧民祖孙三代的情感纠葛和命运遭

际，描写了长达70余年的历史变革。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草原儿女经历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迈上了脱贫攻坚、保护

草原生态、探寻共同富裕的道路。作品塑造

了内蒙古草原多个普通牧民、基层干部、科技

工作者及时代新人的形象，韩伟林用近47万

字的篇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草原上

曾经发生、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故事。

在作者营造的文学世界里，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情感，都来自那条河流，那条叫阿尔善

的母亲的河流，那条奔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河流。《阿尔善河》飞溅出一朵朵浪花，内

蒙古草原上各族人们的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就如

同阿尔善河的浪花一样，奔腾跳跃、融为一体。

永青扎布等人出远门为自治学院送马，

路遇国民党岗呼匪帮。共产党员、文艺宣传

队侦察员阿勇嘎等斗智斗勇、予以解救，从此

影响了永青扎布的一生。小说上半部，以永

青扎布与金香、革瓦与努恩吉雅、铜川与南斯

日玛、阿古拉与小凤等人为叙事线索，描写他

们从牧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从旧社会到新

社会，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重

点描写第三代牧民在新时代的生活，以努尔

金、明根、巴特尔、吴楚克等人的爱情友情为

线索，他们参与修建水库、治理尾矿、科学养

畜、举办国际草原节，由传统到现代，走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小说以永青扎布等

待少小失踪的妹妹，以及红旗、蒙古马、长调、

制香秘方、闹钟、草原上的植物等作为线索和

悬念，贯穿始终。结尾兄妹团圆的设置，承续

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

小说是最能描绘社会现实的文体，作品

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以及表达的情感，

都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紧密相关。韩伟林

长期生活在内蒙古，既了解草原历史，又深切

感受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他内心激动澎

湃，想用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达。作者所熟知

的美丽草原发端久远，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怀

抱里，它理应延续下去，给人类留下文明的记

忆，向世界提供草原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是生

态的草原、绿色的草原；那些作者认识和听说

过的人们，是那么可爱可亲可敬，他要赋予小

说中的人物美好的心灵、良善的品行，让他们

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奋斗的草原、团结的草

原；草原在宽广粗砺的外在之下，蕴含着无限

诗意和理想，作家理应超越现实生活，向着

“理想性”进发，这是诗意的草原、美丽的草

原；作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描写内蒙古各族人民如何共同守护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这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草原、安全

稳定的草原。作者将这些情感和故事融汇进

《阿尔善河》中，丰富了这部长篇小说。

北疆草原是孕育草原人民的润泽沃野，

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吃

苦耐劳的文化传统，这既是草原人民自然天

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价

值遵循。老一辈的永青扎布、阿勇嘎、阿古拉

从事牧业生产、基层治理、科学研究，他们用

自己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改变了草原贫穷

落后的面貌。宝力道创办牧业合作社，涮肉

坊进军首都。劳模杭盖、纯朴的年轻牧民巴

特尔通过改变传统养殖观念，书写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小说中的另一个

主角努尔金，参与水库建设项目、从事矿山渣

土治理、创办草原研究院，他真切地感受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才是这片草原在新时代发展下去的

有效路径，揭示了普通人与国家命运、社会发

展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热情讴歌

了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坚毅与担当。在作者笔下，

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和现代交接、爱情与亲

情掩映，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更替，故事中既

有感人肺腑的深厚温情，也有心怀家国天下

的深沉力量。小说不仅描写了草原生产生活

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结构叙述、语言运用方

面，既传承了蒙古族作家的写作传统，又进行

了独特创新，创造出了一条极富现代意识的

阿尔善河。

小说在结尾处这样描写：“（阿尔善河）纵

横东西，浩浩荡荡，蓬勃盎然。然后，竭尽全

力向着一个近乎悲剧的结局，一咏三叹，走完

300公里流程，静静地注入自己滋养的这片

草原的母性躯体，绵绵不绝演绎无数生命脉

动。”这条河流生于这片草原上的山脉和溪

流，并在它的巨大的扇形流域中不停塑造草

原，最后又注入茫茫草原，滋养草原上的人

们。她是滋养草原人民的伟大母亲，也是为

草原奉献一切的女儿，映照出内蒙古人民的

优秀品格。

《阿尔善河》全景式展现了北疆草原生产

生活的图景和不同时代下人们的面貌，真切

反映了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通过宽阔的视

野、充满民族特色的鲜活文字以及娴熟通达、

深沉稳健、丰富细腻的写作手法，描写了草原

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作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守护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的红线、呵护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的绿线，是一部全面描写内蒙古人民70年

来团结奋斗建设北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当代北疆草原生活的全景式书写
————评韩伟林长篇小说评韩伟林长篇小说《《阿尔善河阿尔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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